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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文化

主角：门神神荼、郁垒砖雕
出生时间：金代
尺寸：宽 29 厘米、宽 18 厘米、厚 2.5 厘米；
高30厘米、宽19厘米、厚3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

文 物 名 片

□许琛

在浩瀚的史书中，县志无疑是一
座地方历史文化的宝库。百年前一位
临晋县长关于修志的叙述，不仅展现
了志书编撰的艰辛与庄严，也凝结着
一位地方官员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忧
思。1923年冬月，时任临晋县知事俞
家骥在《临晋县志》序言中，全面回顾
了这一志书的修纂经过，其文笔沉
着，情感真挚，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历
史的敬畏与对当地文化的深情。

典籍有据

俞家骥先生自1920年由榆次调
任临晋伊始，便察觉县志缺失的严峻
现实。他在序言中写道，光绪庚辰年

（1880年）艾绍濂曾对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王正茂所纂《临晋县志》进
行续修，然因战乱频仍、水患侵袭，志
书多已散佚。俞家骥先生忧心忡忡地
指出：“今失不修，后将无徵矣。”这一
表述，道出了县志作为地方历史文化

“集大成者”的不可替代地位。
民国初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

军阀割据、民生凋敝之际，一部地方
志的完成，不仅难能可贵，更显其背
后推动者的魄力与理想。更为感人的
是，面对经费短缺、人手不足等困难，
俞家骥并未退却。他与本地士绅商议
未果后，积极向许海澜先生（许鉴观，
字海澜，原雁门道道尹，临猗县临晋
镇许家庄人）求助，后者慷慨捐出俸
禄千圆支持修志之举，并嘱托俞家骥

“主其事”。两位地方大员之间的交谈
朴实无华，却体现出一种对家国文化
命脉的深刻认知与共同责任。

志体有序

从序言来看，俞家骥不仅身体力
行，还深入参与了修志体例的确定与
主笔人员的遴选。在他看来，赵意空
所著《乡宁志》体例精审、笔力雄健，
遂通过友人介绍，邀请其主纂临晋新
志，并推荐宿儒于延梁为其副手。在

两位主笔的组织下，《临晋县志》于
1921 年仲冬开笔，至 1923 年春成
稿，冬季付梓问世。遗憾的是，襄助此
事的许海澜先生于前岁辞世，留下了
深深的遗憾。

全志大纲共分六部：图、考、略、
谱、录、记。其中，“图”与“考”并行，既
有地图实测绘制，又有沿革、疆域、城
邑等注释说明；“略”则涵盖物产、赋
税、职业、风俗、军政等社会生活全貌；

“谱”着眼于人事制度，记载清代与民
国地方官员与科名选举者；“录”重在
人物精神风貌，设有名臣录、乡贤录、
烈女录；而“记”则将古迹、金石、掌故
旧闻一一记载，兼收并蓄，力图完备。

俞家骥先生特别强调了“宁简毋
繁、宁缺毋滥、宁淳朴毋粉饰”的编纂
原则，并指出：“旧志之所载，不轻言
删；新事之所增，更须慎之。”这一审
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全志定下了
基调，也正是其能成为今日研究临猗
县人文历史、发展演化的重要原因。

情怀有深

为何在那个荒乱和变革交织的
年代，一位地方官缘何如此重视修
志？为何一位乡贤，会捐资千圆成就
一部志书？

这个问题背后所体现的，不仅是
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时代
风云的深刻体察。俞家骥先生曾求学
于北京，许海澜先生早年留学日本，
两人虽背景各异，但都在时代激荡之
际开眼看世界，他们亲历清朝覆灭、
科举废除、帝国侵凌，敏锐察觉到时
代的断裂与剧变。为了迎接即将到来
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他们尝试去
准确记录、完整保存本地的文化脉
络，为定位历史提供坐标、为未来发
展提供罗盘，他们的修志行动，不只
是一时冲动，而是对创造未来的理性
判断。在这本县志编写的26年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次县志编写，不只是传统文化
的延续，也是现代意识的先声。今天

的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文化更迭
迅速的时代，如何重建共同记忆、保
存地方文化基因、理解社会结构的演
变，县志的内容和创造过程正提供了
宝贵的路径。

历史回音

县志，不仅是地方官治理成果的
汇编，更是地域社会文明的缩影。一
方志书，承载着百姓的生活方式、生
产结构、文化习俗、教育发展与道德
认知；它不仅记录过去，更为后人提
供了认知自身、了解祖先、重建身份
的重要途径。

百年之后，再次翻阅《临晋县
志》，创作者笔下对文献整理的执着、
对史实求真的严谨、对这片土地的热
爱，已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记述，而是
一种精神的延续，一份文化的托付。

百年之前，俞家骥先生在县志序
言末尾写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
型。”他以自身微力，践行着“立言”之
道，成就了这一“可与天地并久”的文
化事业。百年之后，重读县志，不仅是
在追寻一段文字的历史，更是在对一
代人的文化使命致敬。今天，我们更
应从这样的文化传承者身上汲取精
神力量，担当起守护历史、赓续文脉
的使命，以笔为耕、以志为田，继续书
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答卷。

一方县志中的百年回响回响
——从民国《临晋县志》看文脉赓续赓续

□记者 杨颖琦

每到春节的时候，除了贴对联、福字，许多人
家还会在大门上贴门神，这些或威武、或和善的形
象，为我们的传统佳节增添了诸多文化魅力。那
么，这一传统习俗是怎样诞生的？它又历经了哪些
变化？今天，就让我们从盐湖区博物馆馆藏的门神
神荼（shēn shū）、郁垒（yù lǜ）砖雕讲起。

作为地下世界的守护者，这对来自金代的门
神神荼、郁垒砖雕向我们传递着千年前的文化信
息。在这两块长方形砖雕上，两位神将头戴盔、身
披甲、护背旗，手执兵器，一左一右，相对而立。面
部线条看起来刚劲有力，眼神锐利而深邃，仿佛能
洞察世间一切魑魅魍魉；身材则魁梧壮硕，肌肉线
条在衣物下若隐若现，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感。

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神荼、郁垒形象相比，盐
湖区博物馆馆藏的这对砖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色。在服饰方面，其风格融合了中原传统服饰元素
与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长袍的款式、花纹带
有中原文化的典雅韵味，而袖口、领口等细节处的
装饰则体现出北方少数民族的豪放风格。在人物
造型上，这对砖雕既保留了神荼、郁垒传统的威严
庄重，又融入了金代刚柔并济、质朴清秀的审美观
念，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富有生活气息。这种
地域特色的形成，与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
关。金代疆域辽阔，民族融合频繁，河东一带所处
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地带，
因此这对砖雕在传承传统门神形象的基础上，吸
收了多元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

追根溯源，“门神”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丧服
大记》，东汉郑玄注：“君释菜，以礼门神也。”秦汉
时期，门神形象逐渐清晰，神荼、郁垒的名字也开
始流传。汉代王充的《论衡·订鬼》中载：“沧海之
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
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
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
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
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到了唐代，
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患病时，常听到门外有鬼魅呼
号，秦琼和尉迟恭便主动请缨为其守夜，从此唐太
宗便无虞。于是他们的形象被人们画了下来贴在
门上，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门神之一。

其实，“神荼”是一种叫荼草的植物，百虫不
侵，取避疠疫之意；“郁垒”是螺蛳，遇到危险就蜷
缩硬壳中，取保宅平安的意思。先民在创造的神话
中把神荼、郁垒“人化”，作为对平安顺遂生活的祈
祷和祝福。在生活中，人们也会在桃木板上写上神
荼、郁垒的名字挂门上，即“桃符”，北宋诗人王安
石所写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
绘的就是春节人们换桃符的情景。如今，随着时代
变迁，很多传统习俗在现代生活的浪潮中逐渐消
失，但门神这一传统仍在很多家庭的大门上坚守
着。在人们心中，门神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是守
护我们家庭平安和谐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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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神荼、郁垒砖雕：
绵延千年的门上春秋

□任卉

春末夏初的河东大地，一簇簇红
宝石般的樱桃悄然成熟，令人眼花缭
乱，浮想联翩。元代词人洪希文在《如
梦令·樱桃》中以“四月朱樱乍熟，甘
露一般清味”，将这份清甜凝于笔端。
这一枚枚玲珑果实，不仅以其鲜美的
果肉滋养着人的味蕾，更在数千年的
时光流转中，成为文人墨客笔下寄托
情思、承载文化记忆的独特意象。

作为“春果第一枝”，樱桃在中华
文明诞生之初就与这片土地结下了
不解之缘，考古发现为樱桃的“文化
意象”勾勒出清晰脉络。商代与战国
墓葬中出土的樱桃种子，无声诉说着
彼时先民的生活图景。《礼记·月令》
中也明确记载了天子以“含桃”祭祀
宗庙的礼制，足见其在古代社会的特
殊地位。

在唐代，樱桃更成为宫廷赏赐的
珍贵贡品，刘禹锡的“上苑新樱摘未
稀，承恩初入凤凰池”，生动描绘了群

臣接受皇帝赏赐樱桃的热闹场景。唐
人喜爱樱桃，唐代诗坛也难免成为记
录樱桃的黄金时代。白居易对樱桃的
喜爱近乎痴迷，听闻樱桃花开，便迫不
及待邀友共赏“晓报樱桃发，春携酒客
过”；被贬江州时，仍念念不忘江南樱
桃的鲜美“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浓
气味殊”。在《樱桃歌》中，他以“如珠未
穿孔，似火不烧人”的精妙比喻，将樱
桃的形态色泽表现得栩栩如生。唐太
宗的《赋得樱桃》别具一格，“朱颜含远
目，翠色影长津”将樱桃的娇艳与山河
壮丽融为一体，尽显盛唐气象。南唐后
主李煜则以细腻笔触，在《一斛珠》中
借“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营造出一
种细腻而柔美的情感氛围。

到了宋代，文人赋予樱桃更多生
活意趣和风雅意向。苏轼“独绕樱桃
树，酒醒喉肺干”的顾影自怜，陆游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的市井烟火，都不经意勾勒出樱桃与
日常生活的交融，词句间使人达到物
我交融的境界。

明清以后，人们借樱桃寄托情怀
的意愿也并未消减。郑板桥在《天仙
子·惜樱桃》中，以“翡翠玉盘红玛瑙”
赞叹其美，又借“她自向东愁欲倒”抒
发对美好易逝的惋惜。

近代诗人杨柳青“红艳欲滴若宝
石”的描写，既传承古典韵味，又以

“桃鲜杏艳不争浓”赋予樱桃淡泊品
格，展现新时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从《诗经》时代的宗庙祭品，到唐
诗宋词中的风雅意象，再到明清文人
的情感寄托，樱桃始终在中国文化中
占据独特地位。“樱桃小口”的经典比
喻，将果实的玲珑与美人的娇态完美
联系；《西厢记》“胭脂浅淡樱桃颗”的
名句，也将樱桃提升为古典美学的重
要符号。这枚小小的果实，早已超越
自然属性，化作承载民族审美与情感
的文化密码。

当我们品尝樱桃时，舌尖上的不
仅是酸甜滋味，更是千年文脉的流
转，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珠上凝结着先
民的智慧、诗人的灵感，以及中华民
族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在浩如烟
海的古典诗词中，关于樱桃的咏叹仍
在继续，等待着后人去发现、去续写
新的诗意篇章。

千 年 文 字 中 的 樱 桃 意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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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家骥，1920 年任临晋县知
县，1925年任雁门道道尹，1956年任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